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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立化社會的因應：

申京淑與殷熙耕女性小說的自我認同

曾天富（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）

本文的寫作目的，在於考察九○年代韓國女性小說所呈現的自我認同方式。

九○年代以來，女性作家和女性小說大量湧現，得到各種文學獎，並受到讀者熱

烈的迴響，一時之間成為韓國文壇的一大盛事。由於韓國文壇一直是由男性作家

主導，因此九○年代以來女性作家的登場，以及她們亮眼的成績，遂而在韓國文

學界和女性學界，掀起了探究和分析此種現象緣由的風潮。

九○年代女性小說能浮上檯面，主要係受到女性讀者廣泛回應的影響所致，

這又說明女性作家和女性讀者之間，在女性經驗的基礎上，不僅搭起了溝通的機

制，而且也成功地創造了將女性個人經驗搬到公共領域上的契機。

儘管個別作家之間有些差異，但整體來說，九○年代的韓國女性小說，可以

說是在歷經長久以來階級觀念、序列意識瀰漫充斥於整個社會，因而飽受煎熬與

痛苦之後，在女性的自我意識基礎上，所提出的抗拒與不滿情緒宣洩等的複雜心

理呈現。這些心理反應，又與當代女性讀者的經驗，緊密地連結在一起，並得到

她們的共鳴。因此，可以這麼說，九○年代的女性讀者，是在自身的經驗基礎

上進行閱讀，她們認為自己的經驗不只是個人的，而且是帶有共同的、社會的經

驗性質。也就因為如此，它讓九○年代成為女性創造出用女性視角呈現女性經驗

的女性論述，並與女性讀者成功溝通，進而使得女性論述得以更加活潑展開的時

期。

本文以韓國的代表性女性作家申京淑與殷熙耕的四篇小說為對象，考察在日

常和欲望受到肯定和重視的九○年代，現代韓國女性所處的存在狀況，以及她們

的自我認同方式。

這些考察，不僅能提供臺灣文學界了解當代韓國文學面貌的機會，而且這些

同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下，接受高等教育的韓國當代女性的生活面貌和意

識樣態，相信也可以拿來作為我們參照當代台灣女性的生活樣態，並進而協助我

們更能掌握具有共同傳統束縛的東亞國家的現代女性問題。

關鍵詞：九○年代韓國文學		女性小說		韓國小說		申京淑		殷熙耕	孤立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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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九○年代韓國文學最顯著的特徵之一，就是女性作家在文壇的活

躍表現。尤其在小說部門，這種現象更為顯著，相當多女性作家的小

說不僅成為暢銷書，同時她們也幾乎網羅了大部分的文學獎，	 �無論

在藝術性或大眾性方面，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績。女性作家能在文壇

颳起旋風，一般以為應與受到女性讀者的熱烈迴響有關，女性議題也

因而成功地在公共領域裡成為探究討論的焦點。�	

在如此眾多的女性作家當中，本文擬作為考察對象的申京淑與

殷熙耕，分別在九○年代前後展開創作活動，至今仍是活躍於文壇的

中堅女性作家。�	兩位作家開始寫作的時間，固然相隔十年，但她們

的成名，卻可說是在同一時期；此外，她們同樣都以獨特的抒情性文

致謝辭：本文原為「東西方文學中女性的自我實現研討會」（國立政治大學跨文化

研究中心：�00�年 �月 �0日）上之發表論文，會中承蒙多位學者提供寶貴意見，
謹此致謝。另外，本文投稿期間，亦蒙兩位匿名審查學者提供珍貴的修訂意見，特

此表達由衷的謝意。

1	 申京淑代表性的得獎記錄有「韓國日報文學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當代青年藝術家
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現代文學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萬海文學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東仁文學獎」
（1���）、「�1世紀文學獎」（�000）、「李箱文學獎」（�001）等；殷熙耕的重
要得獎記錄有「文學村莊小說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東西文學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李箱文
學獎」（1���）、「怡山文學獎」（�00�）、「東仁文學獎」（�00�）等。

�	 這種現象，金成坤（音譯）反以負面的視角，指稱為是「文學的女性化」現

象。參見〈女性作家的登場與文學的女性化〉，《小說與思想》1���秋季號，
首爾：高麗苑。

�	 申京淑與殷熙耕分別於 1���及 1���年開始小說創作活動，至今都持續發表了
相當多的小說。申京淑的代表作有小說集《孤立的屋子》、《紫羅蘭》、《風琴

曾擺放的地方》，殷熙耕的代表作品則有《鳥的禮物》、《搭訕》、《抒情時代》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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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，集中探討以九○年代時空為背景的女性存在問題，而受到評論家

與讀者的關注。加上，兩位作家都得過各種文學獎，並受到女性讀者

的喜愛，在文壇上的地位也頗為相當。因此以她們作為探討九○年代

韓國女性議題的對象，自是最為適當不過。不過，這兩位作家小說中

描述的人物性格，或作品的整體氛圍，卻是迥然相異，評論家對此也

曾做過分析比較。既有研究主要著重於兩位女性作家的不同文體和風

格，以及小說中女性人性的意識、價值觀及面對感情時的不同處理方

式（李貞姬，1���:	11-�1；朴鍾淑，�00�:	��-��）。這也是本文作為

比較對象的理由之一，她們同樣探討女性問題，卻採取截然不同的

文體和風格，因而相信透過文本的分析，將可找出各種不同情境中

女性面對的問題及其解決態度。本文著眼於此，將通過對最能呈現

文學特徵，同時也深得女性讀者呼應的申京淑《風琴曾擺放的地方》

（1���）、《打羽毛球的女人》（1���）與殷熙耕《她的第三個男人》

（1���）、《妻子的箱子》（1���）等四篇作品的考察，探討這些小說

共同呈現九○年代時空下的女性意識。為與既有研究有所區隔，本文

將不在文體或人物關係的差異上著墨，而希望能將焦點放在探究女性

追求自我的過程。

一般以為，九○年代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影響之下，

小說已不再重視諸如國家的發展、歷史的進步等大敘事，而代之以個

人、生活、慾望等微細及邊緣的議題，因此九○年代在韓國亦被稱之

為後現代時期。就歷史而言，此一時期與我們生活的現在距離最近，

透過對這些九○年代女性小說的認識，相信可以瞭解與台灣情況近似

的這些現代韓國女性的生活樣貌，以及她們的苦悶與自我認同方式。

這樣的考察，相信不僅能提供台灣文學界一個了解當代韓國文學

面貌的機會，而且，這些同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下接受高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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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的韓國當代女性的生活面貌和意識樣態，也可以拿來作為我們參照

當代台灣女性生活樣貌，進而協助我們更能掌握具有共同傳統束縛的

東亞國家的現代女性問題。

二、邊緣性存在的孤獨與無奈

一般常把主客斷絕與疏離，指稱為現代的特徵。從所謂現代的

這個歷史時期開始以來，人類主體就逐漸與由人際關係的總體性所構

成的社會環境網客觀現實疏離開來，社會的走向，朝著並非由真正的

人際關係組成的破碎之路邁進，而真正的人際關係卻又大量產生了被

阻絕的孤獨個人。會產生主客斷絕與疏離現象的原因，一般認為是衍

生自被稱為工具合理性的同一性邏輯，這種把所有的判斷基準擺置於

個人主體內面理性的思考，帶來的是主體之間相互尊重的不可能，然

而進一步又期望能維持個人主體的同一性，以至於必須把他者作為一

種工具，甚或加以壓抑（羅秉哲，1���:	1��-1��）。現代社會開始以

來，文學總是以這種孤獨的個人作為主題，描述對抗世界卻又遭致挫

敗的個人及其內心世界，這種傾向，到了謳歌高度物質文明的九○年

代，更是佔據了文學的大部分。

然而，假如合理的理性是以男性中心思考所編織的父權制秩序，

壓抑他者並試圖加以工具化的主體是男性，被壓迫的他者則是女性的

話，我們即可以女性主義的角度來加以分析。申京淑與殷熙耕的小說

與九○年代的其他小說並無不同，描述的多是前述孤獨的個人及其個

人的挫折，但不同的是，她們小說中孤獨的個人是女性。這些女性處

在以男性為主的社會裡，試圖順應社會，努力去接受既有的價值觀，

但往往卻不能如願，甚或被排擠到邊緣，呈現的總是個人孤獨化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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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

無論在人物或文體等各方面都強烈展現女性特質的申京淑小說

中，大部分的女性人物都被描述成傳統對女性本質所取得的理解，如

被動性的、敏感的、細心的、母性的、感情型的。�	

以感性的文體受到女性讀者相當關注與呼應的《風琴曾擺放的

地方》，描寫一個愛上有婦之夫的第三者，在與男人相約私奔國外之

前回到故鄉，卻在那兒想起幼年時期一起生活過的父親的女人，因而

決定放棄出國之行。小說是以書信語體，女主人公第一人稱視角敘述

的方式寫成。文中省略號的不時出現，以及敘述上欲言又止的躊躇表

現，充分顯示了女性書寫的特徵。

小說中的女性人物都是安靜、擁有知道如何調整自己感情的耐

心和思慮的人物。例如深愛著那個男人，也很在意他的感情，卻又因

破壞了他的家庭而感到憂心苦悶的主人公；正眼都不瞧一下跟著丈夫

進門的女人，就負氣離家出走的母親；一心只是巴望著父親而跟進門

來，卻也心甘情願地幫忙撐起家庭的「那個女人」，等等都是。她們

都是在既有的男性世界裡，亦步亦趨，小心翼翼，從來都不敢奢望自

己能夠成為自我人生的主人，永遠也只能是個停留在週邊的一個不起

眼的存在者。這篇小說的主人公「我」，是個擔任有氧舞蹈的講師，

由於愛上已有家室的男人，鎮日陷在罪惡的深淵中，也為愛情得不到

肯定，而感到萬分苦惱；「我」會愛上他，進而與他同居，只不過因

為他在眾多女孩當中，一眼看出自己患了感冒而貼心地遞上雨傘；同

樣的，「我」在小時候會喜歡上哥哥們都討厭的「那個女人」，也只因

從未獲得母親眷顧的我，卻能在眾多哥哥當中獲得她的關心。小說以

�	 也因為如此，有評論家認為申京淑小說的女性人物最終還是為男性確保了壓抑

和控制女性的權利。參照宋芝賢（1���:	��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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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敘的方式，述說女主人公內心期待獲得週遭認定存在的渴望心情。

另方面，父親的「那個女人」在家停留的 �0來天，戰戰兢兢地

扛起生計，照顧著口稱自己是邪惡魔女的哥哥以及還在吃奶的弟弟，

一心只想扮演好作為母親的角色，然而她卻得忍受破壞別人家庭的罵

名，內心苦楚不問可知。反觀將「那個女人」帶進家門的父親，卻一

付若無其事的過起太平生活，形成一幅強烈對比的圖像。「那個女人」

的苦痛，也同樣出現在母親身上；論起來破壞家庭的禍首當歸父親，

但母親卻一句怨言未發的丟下孩子，忍著胸部奶漲的痛苦離去，十足

父權制度下被壓抑受迫害的典型女性。

只能算是邊緣人物的這些女性，終究還是無法貫徹自己的想法與

欲求。「我」放棄了跟著他避走他鄉的計畫，「那個女人」結果還是離

開了家，至於母親卻得一輩子記著父親的背叛過活。由於男人的背叛

而陷入苦痛的女性，也一再出現在小說中其他人物身上；因為交通意

外造成一條腿殘，加上身材發胖，丈夫有了藉口尋求外遇，而一瘸一

拐踽踽而行的店村老太太；第一天到舞蹈教室學有氧舞蹈，就因電話

裡聽到丈夫說愛上年輕女人要求分手，而哭倒在地的中年婦人等等，

這些都是男權社會裡被邊緣化了的女性的普遍樣貌。

不過，就如同把女人帶回家卻仍然一付若無其事的父親的表情一

般，男性普遍在面對此事時，幾乎絲毫都不感到有罪惡意識。當「我」

把中年婦人的事情說給「他」聽時，他卻眉頭緊皺的反問「那又關妳

甚麼事？」，而且當「他」打算丟下兩個小孩及妻子跟「我」私奔他

鄉時，也只是說了一句：「就搭飛機走掉算了！」這種心態與陷進不

倫之戀情網而感到苦惱，內心為是否跟「他」私奔掙扎不已的「我」

相比，可說有天壤之別。男性會有此態度，社會對男性的外遇或滿足

個人欲求的作為抱持寬容態度，絕對是有著不可分的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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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方面，這篇小說打破了以往對女性形象的描繪習慣。一般來

說，小說裡最常把破壞他人家庭的第三者或繼母塑造成邪惡魔女、潑

婦或心胸狹隘的壞女人形象，	 �這可說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下的

產物。但申京淑的這篇小說卻把父親的「那個女人」描寫成天使一

般，長相美麗、心地善良不說，還擅長烹飪，把家裡內外打理得井然

有序，又能體貼細心的愛憐一向受到忽視的「我」，可見申京淑相當

有意識的企圖顛覆過去那種霸道的父權秩序。

對第三者施予同情心的同時，作者對在大家長制權力底下被迫犧

牲的其他女性，也表示了她的憐憫與同情；譬如像是為了孩子離家後

又返回的母親、店村老太太、中年婦人，以及「那個男人」的妻子等

等，作者都給予正面形象刻畫。申京淑的這種態度，表面上似乎沒有

呈現拒絕男人中心社會的抗拒意識，但骨子裡卻透過女性特有的想像

力，把這些女性受到的壓抑間接的顯露出來，評論者以為這是她雙重

戰略寫作功力的展現（宋芝賢，1���:	���）。

像這樣被男性中心的價值和秩序或自己的慾望排斥的邊緣女性人

物，在申京淑的另篇小說《打羽毛球的女人》有更深刻鮮明的描寫。

如同一般未婚男性，未婚女性也有性方面的需求，但在男權社會裡，

這種慾望往往只能流於空想。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個 �0歲出頭的未

婚女性，在花店當店員，個性溫和內向，與一般平凡女性並無二樣，

但偶而透過寫作練習時，她會感知到自己有一股莫名的性慾衝動，只

是她只能把它壓抑下來；她深知現實社會道德無法接受她的這種慾

望，而她的內心也害怕承認自己有這樣的需求，因此必須時刻設法拋

開這種慾望的念頭。嚴格說來，九○年代已經是個性觀念開放的年

�	 格林童話或好萊塢電影即慣用這種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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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，但由於長久以來被男權文化薰陶和塑定的道德觀，迫使女性自身

仍然認同女性必須是貞節的、婚前性行為將會帶來不幸的既有社會成

見。申京淑的小說能夠擁有廣大的女性讀者，或許這就是一個證據，

畢竟在韓國社會裡，權力和地位仍是男性的專屬物，女性們仍然活在

未婚女性應該保有純潔才能生存的現實世界裡。

偶然出現的男性一句讚美之詞，激起她壓抑在內心已久的慾望

突然找到了可以實現的對象，不過畢竟那不是植基於真正愛情的基礎

上，結果還是招來了悲劇收場。就如她常顯現出來的不安感一樣，明

知道這個對象的出現並非愛情的到來，卻仍然愚蠢地被牽引著跟著

走，為此她也深感苦惱。她試過跳進冰冷的游泳池或到空曠的地方淋

雨來澆熄心中的慾火，但效果卻不盡理想，這使得她內心更加痛苦。

她這種必須壓制慾望不讓它顯形於外，然而又找不著適切的慾望出口

的情景，代表的是眾多女性共同面臨的可憐一面。韓國社會對女性把

性慾需求表現於外，甚或拿來作為話題，自來都視為骯髒之事，也一

向把它當作禁忌。相反的，在強調女性的賢淑乃是一種美德的同時，

卻將男性擁有多采多姿的性經驗視為理所當然。長久以來，相當多的

女性接受了社會的這種普遍觀念，即令試圖打破它，在既存秩序的強

大力量前面，也只能束手無策。女主人公就是在這種禁忌與社會壓抑

之下，艱辛地壓制住性慾衝動，而又感到相當自責，從這裡我們可以

充分看出社會加在女性身上性慾方面的桎梏是嚴厲非常的。

此外，小說中也把女性人物描寫成被男性觀看的櫥窗品，「她」

的工作地點是花店，因此，花店就像百貨公司的櫥窗一樣，成為行人

來來往往駐足觀望的展示品，而整天坐在那裡的「她」就跟櫥窗裡被

陳列的商品沒有兩樣。與此相反，男性卻一直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

觀看世界和自己的身體，自主的對自己下定義，感覺自己的慾望，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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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自己的存在，並自由地表現它、自主地實踐它。然而就如同「她」

一樣，長久以來，女性只是一個被外部視線觀看，甚或連自己內心也

無可避免地會意識到他人視線的「他者」。像這樣，女性只是男性的

視覺對象，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愧，並把自己的性慾看成是不

理性、不合理的，甚至是不該有的，進而不去感覺、不去認知。�	因

此，具有肉體慾望的女性，被認為是像街頭女人般的隨便，就像小說

裡那些打羽毛球的女性，輕易地就被捷運施工的男性勞動者你一言我

一語的，當作他們性暗示的談話對象。

評論者已有指出，小說中，把球打進圓形球拍的打羽球動作，象

徵一種性行為，因此，穿短裙冒著汗水打羽球的女性，就象徵著成為

自己性慾和性行為的主體（宋芝賢，1���:	���）。也因此，打羽毛球

的女性，在男人的眼裡就不夠賢淑，很自然地就成為他們性幻想的對

象。主角「她」也想像著打羽毛球的自己，但由於預料到會引來男人

齷齪的視線和嘲笑，而不敢實際下場去打。在這裡，我們可以發現

「她」那種無法正視自己慾望，同時也害怕成為被男性觀看對象的女

性情境。

如此害怕面對自己慾望的「她」，對一個常來花店的崔姓男人卻

懷了好感。不過，已過 �0歲的「崔」是個十足男性中心思考的一般

男人，看到她找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來，誤以為可以對她任意採取行

動。「她」屢次克制住自己，猶豫再猶豫，最後還是不自覺的走去找

「崔」，但這個行動卻被「崔」認知為能以強暴的手段擁有她。她的

不幸，問題雖然也在於她一開始選錯了不該要的對象，但在這裡，從

中年男人口中說出「我沒有罪，我只是做了你不能也不敢說出來，但

�	 這種說法係根據於〈存在主義女性主義〉，參考顧燕翎（�000:	��-10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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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裡卻極其想要做的事情而已」的話來看，造成她的不幸及後來的悲

劇性結尾，正是男人把女性看成性工具，並且利用女性的慾望來滿足

自己，以女性的某種態度來正當化自己卑鄙拙劣行為的藉口。這裡申

京淑沉痛地想要控訴的是，女性只要做個慵懶的表情或帶點刺激性的

動作，就會被男性以為可以隨便對待的那種極其嚴重的男性中心思

考。畢竟若真如男性所想，女性豈不是每天都要武裝自己，戰戰兢兢

地過日子才能活下去？

由此，我們知道女性追求自我慾望，結果卻帶來悲劇的原因來自

何方，也明白女性受到壓抑的現實，以及無法成為自我慾望主體，被

迫淪為邊緣性存在的理由所在。女性壓抑自己的慾望，其痛苦已夠沉

重，而當她把慾望表現出來時，回彈的社會懲罰力道，更為沉重。這

篇小說安排了駭人聽聞的結尾，以控訴造成一個年輕平凡女性遭遇不

幸的原因。結尾部分，「她」爬上挖土機，與它對決，最後全身受傷，

淌著血淚死去。在這裡，挖土機象徵都市文明和工業社會，而它也可

說是男性霸道和權力的一種意象。就此，安排這種殘酷景象的結局，

想要批判的就是韓國社會男性中心秩序仍然頑強存在的不當性（宋芝

賢，1���:	���）。

女性的邊緣存在性格，在殷熙耕的小說中被刻畫得更為深入具

體。她小說裡的女性人物，大都以處在社會被孤立的位置，或與人隔

絕，或對世事感到無奈的樣貌出現。加上殷熙耕小說慣常採取反語性

格的逆說性文體書寫，同時鋪墊著冷眼看待世界的氛圍，	 �再以女性

的視角出發，來正面面對女性的自我認同、女性的無奈和精神疏離、

�	 殷熙耕小說在韓國文壇普遍獲有具豐富的「逆說性文體和冷笑氛圍」的評價，

以女性文學的角度來看，她的批判不僅是針對父權社會，對於處在此情境中的

女性本身，她也要確保一定的批判性距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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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權制度家庭的矛盾等等問題，可說她的作品蘊藏著豐富的女性主義

問題意識（張賢淑，1���:	�1�-���）。其中，《她的第三個男人》探

究了在男性優越主義的支配之下，愛情如何被扭曲，以及就女性而

言，男性的存在到底具有何種意義和價值等的問題。採取第三人稱限

制視角的這篇小說，主要是以「她」和「他」，以及「男人」為敘事

的中心軸線，在敘述者訴說人物之間的關係當中，愛情的本質逐漸被

解剖，被攤在讀者面前。「她」是個思想保守又具有普遍道德意識的

女性，始終認為「如果跟一個男人在一起，那就永遠是他的人了。」

不過，在永秋寺送她金戒指，說好要跟她結婚的「他」，卻違背了自

己的承諾，在九個月之後跟別的女人結婚。一向認為跟自己心愛的男

人發生了性關係，理應成為他的妻子，然後在結婚這個合法的制度

下，堅持永遠的愛情，才是天經地義之事的「她」，面對突如其來他

的背叛，來不及做出反應，加上由於她深信自己的愛情觀，在必須保

護自己愛情的慾望驅使下，同意跟已婚的「他」持續見面。具有順從

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，加上優柔寡斷的「她」，持續提供「他」所要

的母性般的愛情，卻始終未能意識到自己在性事上面已經不正當地被

壓抑、被剝削。究其原因，或可說她對愛情還存有一絲迷惘，加上自

己又處於被社會孤立，對世事感到無奈及倦怠的狀態當中。這種無奈

和倦怠，雖然一部分來自她的被動性格，但主要的原因，還是她知道

自己成為別人家庭的第三者，只能是他和他太太之間的「醜陋的闖入

者」，因而她一直想擁有的真正愛情，已經被破壞毀損。

她夢想的愛情之所以被破壞，全因他的背叛而起，他自稱愛

「她」，也不喜歡他們之間起任何變化，在她面前若無其事地抱怨工

作、慨歎人生，得到她的安慰之後，再以輕鬆的心情回到老婆身邊，

十足一個既自私又男性優越主義的人物。因此，「她」和「他」的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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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隨著時間的經過，逐漸起了變化。從疲倦的關係、無聊的關係、

擁有者的性關係，到只是習慣性的、必要性的惰性關係，越來越被扭

曲，也越來越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和對話。他觀察她的一舉一動、不

時的為一些芝麻綠豆小事吃醋、懷疑她、依賴她，他們之間已不再有

以尊重人格和互相信賴為基礎的利他性、犧牲精神的愛情，而是變得

自私的、利己的、只想擁有對方的所有關係而已。在這樣的關係轉變

之中，「她」變成一個既無奈又倦怠的孤立者，就如小說的主要題材

─濃霧一樣，她終究失去了自我認同，陷入了混沌不明的狀態。

殷熙耕的另一中篇小說《妻子的箱子》（1���），主要探討已進

入結婚這個規格化了的日常生活中，被社會淘汰、被孤立的女性人物

如何掙扎擺脫社會一般的劃一性價值，並為了尋找真正自我而努力的

過程。這篇小說，非常深刻地揭露具有存在意識的現代人如何地被疏

離，同時也對現代家庭的夫妻關係進行了一番省思。

小說以「我」的第一人稱限制視角敘述妻子的日常言行。在丈夫

的眼裡，妻子是一個不講求邏輯的人，說出來的話常會令人不知如何

反應，平日沒事就睡覺，也不太愛講話。有一次，先生回到家，怎麼

按門鈴，都沒人回應，因此心急的他，找來修理工人開門；在幾乎把

笨重的大門破開之後，才發現太太在離大門不遠的沙發上睡得正熟。

先生無法理解這樣的太太，只能想到可能是他們之間沒有孩子，太太

才會變得如此奇怪。太太的個性溫和順從，料理家事勤勞能幹，應先

生的要求，也願意按時接受不孕治療，即使在床上也會在先生耳邊說

些親熱的話語，算是一位非常忠實扮演妻子角色的人物。

然而先生看待太太的這種視線，並非積極想要了解太太的內心想

法，而只是按照自己的邏輯，從表面上去評斷太太而已。譬如，搬到

新家之後，太太問他該選甚麼顏色的窗簾，他絲毫未加考慮地便隨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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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答，只因他剛好在電視上看到客廳有玫瑰花紋的窗簾；下班後，太

太跟他講了許多故事，但他總是看著電視，或讀他的報紙，從未認真

去聽，或對太太所講的一些荒唐故事，表示他生氣或不耐煩的態度。

有一次，太太跟他說，新搬來的鄰居養的兩隻小狗，互相用自己的繩

子綁住對方，太太斷定那是「因為牠們彼此太相愛了，所以才會勒

住對方的脖子」，說完還掉下了眼淚，可是先生「我」卻覺得莫名其

妙，因為「我」認為那兩隻小狗只不過是為了玩耍，才會弄成那樣而

已。

可見從先生的視角觀看的太太，並不是具有自己獨立個性、思

維，或者感性的存在個體，而只是以妻子的名義和角色，被放在該在

的地方的一個靜物。對先生來說，太太只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

需品，在這裡，太太象徵的是無聊但卻必要的日常生活。不僅如此，

太太的存在，只是為了滿足先生性慾需求而做準備的對象物，也是生

產孩子的一個平凡女子。先生認為自己對太太的事「什麼都知道」，

但事實上，他只是以機械式的、習慣性的方式對待太太，並不把太太

當做具有複雜內心世界，對自己的存在感到不安的一個「人」，更別

說要去了解太太是怎麼樣的一個人。甚至他自己評斷太太的異常行為

後，想當然爾的就歸因於沒有小孩，因此明明知道太太並不喜歡去醫

院接受不孕治療，但他還是打了電話預約時間。事實上，連先生自己

也沒有認真想過「自己到底真的要小孩，還是不要小孩」，可見先生

是一個對自己和現實，不具任何存在意識或批判意識，只是按照現代

的普遍價值，去適應生活的普遍性人物（金宗浩，1��0:	�1）。為了

在組織性社會的公司中求生存及受到肯定，他早出晚歸，非常認真的

努力工作，也就因為這個原因，他是代表著一個機械化了的現代人。

在現代社會的機械化當中，他淪落為巨大體系裡單純的功能性人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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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任何衝突，就如被組裝得很好的螺絲一般，過著平穩的日常生

活，所以無法去認知太太複雜的內心世界和她所感到的根源性寂寞。

在如此的夫妻關係當中，太太一直努力想說明及表現出自己的內心，

但由於先生無法了解她，只好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間睡覺。

不僅如此，夫妻之間最能表現親密關係的行房，也變成只是為了

懷孕生子而做的例行性、手段性行為。先生估算著太太的排卵期間行

房，而太太口中雖說愛她先生，身體卻又不由自主的拒絕著先生。太

太被描述成一個對所有生命都感到敬畏的人物，	 �但她自己卻拒絕接

受制度規範、秩序等劃一性的價值，認為在生存競爭上自己屬於劣等

生物，因而屢屢懷孕失敗；他們之間具有的目的性性接觸，也沒有帶

給他們任何意義。

殷熙耕把這個拒絕接受普遍既有秩序和價值觀，雖然努力追求

自我存在價值，但都失敗的女性人物，以每天消耗掉的鉛筆、密閉的

箱子、邋遢的小狗、捲著身體的球蟲、被關在籠子裡的雞等意象來比

喻，這些意象成功地表現出在高度分工的、追求同一目標的現代社會

裡，一個想要探究真實內心，並要尋找自我認同的女性，因為得不到

諒解和肯定，遂而逐漸走上自閉之路的狀態。作者透過這些意象，告

訴我們個人和個人間無法溝通的現代社會，容易產生自閉性人物，而

以男性為中心的日常化了的婚姻，不但將孕育不出生命，反而會抹殺

掉愛情。小說就以妻子遭到丈夫遺棄，被送往療養院結尾。

如上所述，申京淑和殷熙耕小說裡的女性，雖然具有豐富的女性

特質，也努力嘗試適應既有的價值和秩序，但在以男性中心思考，以

及劃一性的現代社會裡，她們普遍受到男性的壓抑、忽視和徹底孤

�	 例如，有關老鼠、野生動物、鄰居小狗等太太講給先生聽的許多故事，都可證

明這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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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，因而使得她們只能感到孤獨、寂寞，甚或無奈、疲倦。

三、女性人物的自我摸索和認同

有壓抑的地方，自然就會有需要爭取解放的努力。無論東方或

西方，長久以來，女性在男性中心社會中被認為是男性的附屬品，因

此，一直都在男性支配意識形態當中被壓抑著生活過來，而無法建立

起主體性存在的自我認同。因此即使進入到物質文明高度發展，並且

職業高度分化的九○年代，女性解放的目標，仍然停留在確立女性的

自我認同上面，並在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當中，讓受到多重壓抑的女性

恢復其作為人的權利，可以說，女性解放的目標與人的解放這個人文

學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（河應百，1���:	�）。本節將就這一點，找出

上述小說中女性人物所努力的自我認同方式及過程，尋找九○年代韓

國女性的自我實現契機。

申京淑小說的最大特色為對大自然生命現象的凝視，以及由此而

來的豐富感性。在她的大部分小說中，我們都找得到小草、樹木、花

朵、草地和小溪等充滿生命現象的自然物，她常會帶領讀者去感覺平

常不太會注意到的各種聲音和味道等來自大自然的微小變化。�	在小

說中，這些大自然的出現和它的生命現象，不僅給小說人物帶來和

平，還引導她們進入人類和大自然合而為一的過去時間，治療她們受

傷的靈魂，並提供回顧自我的機會。在《風琴曾擺放的地方》中，主

角「我」回到故鄉老家之後，逐漸由不倫之戀所引發的心理徬徨和苦

悶獲得平靜與安定，而終於對自己該走的路做出明確的選擇。在這

�	 《他什麼時候來》、《深深的憂傷》、《紫羅蘭》等申京淑的其他小說中，也都出
現對大自然生命現象的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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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，故鄉老家的種種，讓「我」想起小時候的「那個女人」；菜園裡

豐盛的蔬菜、和平的農村情境、與父親一起做的農事，以及小牛的

誕生等等，與大自然在一起的時間，引導著「我」回到過去旅行並

跟「那個女人」見面；也因為有了這個機會，讓「我」可以重新檢視

自己的處境，以及該做的選擇。重新回到過去的「我」，想起「那個

女人」的美麗，同時也想起當時讓自己產生混亂感覺的也是她；雖然

她對我特別關心，因而讓我喜歡上她，決定長大後也要變成「那個女

人」般的漂亮善良，但是「我」終於還是想起了她離開時講的話：

「拜託你以後絕對不要成為像我這樣的人。」為此，「我」對自己現在

的處境，以及因愛情之名造成的混亂，開始懂得反省，並對為了成就

自己外遇，卻要拋棄太太和兩個孩子的「他」的為人，開始有了較為

客觀的評判。

大自然對小說人物帶來的慰藉、和平，以及自我反省和覺醒的能

量，在《打羽毛球的女人》中也同樣出現。原本想當打字員的主角，

偶然的機會下來到花店工作；剛開始她只是做著分內的事情，但不久

之後，她發現自己逐漸對照顧花草有種本能性的親密感，「植物的綠

光」讓「她」回到過去，再度萌起曾經擁有過但已變得模糊的夢想，

以及記憶中那段溫暖的友情。在這篇小說中，溫室的綠光是連繫起現

在的「她」和過去的「她」的媒介，它讓「她」想起以綠油油的芹菜

田為背景的曾經渴望過的兒時友情，而這個芹菜田正能帶給眼前已經

失去夢想的「她」心靈上的撫慰。

不過，她工作的這個花店，畢竟不是大自然的原貌，它只是架設

在都市中心的人工玻璃溫室裡的一個空間，因此，她的夢想和慾望自

然地面臨了失敗的命運。她在被築造的人工花園當中，成為每天被男

人觀看的對象，最後在男性的視線中沉沒下去；這些溫室的意象，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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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的是這個都市的不毛性，以及男性中心社會壓迫女性的現實。如

此，在申京淑小說中，女性人物的被孤立和悲劇處境，大部分與喪失

故鄉和大自然生態界被破壞有關；綠色形象的被破壞，帶給小說人物

心靈上的傷害，而這些人物，在寂寞孤立的處境當中，逐漸失去夢

想，只得蟄伏在現實中過著日常的日子。由此，或許可以這麼說，申

京淑小說中所呈現能撫慰女性心靈，並讓她們回復平靜，引導她們對

自我處境的覺醒的大自然，讓我們聯想到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。特別

是主張萬物皆有其內在價值，並從尊重大自然和所有生命體開始，以

找出改造社會能量的生物中心觀，有其非常類似的一面。�0

申京淑小說的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現象，為女性之間密切的紐帶關

係。小說中異性之間的愛情，大部分都被描寫成觀念性的，並且往往

帶給女性心靈傷痕；與此相反的，女性之間的關係就非常具體，也非

常親密地結合在一起。在《風琴曾擺放的地方》中，小時候的「我」

會對那個突然介入父母之間，並迫使母親離家出走的「那個女人」懷

有好感的原因，在於她馬上就發現了在眾多哥哥當中不起眼的「我」，

並一眼看出我內心的期盼。因而當時雖然年少，但「我」還是可以理

解「那個女人」的痛苦和困境，而這個記憶如今卻影響到現在的「我」

的選擇；與此相比，哥哥們卻指著她罵為魔女，威脅我不要接近她。

在這裡，女性之間的接觸和關懷，讓女性人物能夠跳脫父權社會的一

般價值觀，成為自我成長和看待週邊事物的新價值觀。

這篇小說的偉大之處，在於它不僅顛覆一般社會對「那個女人」

的偏見，同時還對男性中心社會中被犧牲的母親、店村老奶奶、中年

婦人等另一群女性，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和關懷心，為女性之間相互理

10	 有關生態女性主義，可參考顧燕翎編《女性主義理論與派別》，（�000:	
���-��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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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的空間和契機做了準備。小說中的女性大半都以逆來順受的形象出

現，但這也正是當代韓國女性的普遍樣貌，可見作者採取了循著反映

現實的同時，卻也對男性中心的家庭和社會秩序提出抗議和批判的雙

重策略。

在《打羽毛球的女人》中也出現了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。以芹菜

田的綠色天地為背景，浮現的「她」小時候的朋友，以及渴望與朋友

之間達到心靈和身體完全溝通的記憶；這個親密的記憶，在人物的心

中就帶來某種程度的治療作用。在申京淑小說中，女性之間的親密和

紐帶關係，是以身體接觸的方式呈現，而且獲得具體的感覺。雖然這

些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，只是維持短暫的溝通而已，但卻充滿喜悅，

甚至到達人格昇華的地步，足見作者肯定女性豐饒內心，同時團結對

抗男性支配的意味濃厚，也充分顯現了她的女性認同。��	如此，申

京淑小說的女性人物，因在父權制度既有的秩序下而受傷，但她們不

會積極的對抗，而只是凝視著內心深處的傷痕過日子，再設法透過大

自然的生命力和女性之間的姊妹情誼祈求安定和撫慰，進而達到自我

覺醒的目標。

與此相比，殷熙耕小說裡的女性，則以認清愛情虛偽的一面，或

以擺脫普遍價值和常識，進而做出顛覆日常的強烈方式，來尋找自我

認同和自我摸索。��	在《她的第三個男人》中，一個無法用正常又

合法的婚姻關係達成的愛情，逐漸產生了質的變化，直到它扭曲了

11	 這種想法，與芮曲（Adr�enne	R�ch）所主張的「女同志連續體」概念類似，也
就是要打破強迫異性戀霸權的首要任務，不僅在於女人必須開始反抗男性的宰

制，更在於女人要有彼此之間相互看見情感連結與慾望流動的可能。有關女同

志理論，顧燕翎（�000:	���-���）。
1�	 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，殷熙耕小說的主題包括對浪漫愛情虛偽性的認知、承
認與他者之間的距離、找尋自我認同出發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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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人物自我的地步；因此，「她」脫離已變質的愛情，展開尋找真

正自我的旅程，而第一步就是對世俗愛情虛偽一面的正確認知。首

先，由於「他」拋棄她與別的女人結婚的這個決定，打破了「她」對

永續性愛情抱持的保守性、因襲性信賴。加上，在「他」與別人結婚

之後，卻仍然與她維持八年的約會，這讓她最後覺悟到這段時間一直

被「他」掠走感情和性，而這種男女之間不平等的性，帶給了「她」

自我侮蔑感和悲哀情緒，進而對自己的處境和對愛情的看法有了新覺

悟的契機。即使如此，一開始她仍然被愛情的迷惘和習慣驅使，持續

跟他見面，雖然知道自己所希望的愛情不是如此，但另方面又缺乏決

心離開他，因此「她」陷入了日常的倦怠和無奈的深淵當中。為了擺

脫這樣的倦怠和無奈，也為了要重新看清自己所要的東西，她出發前

往永秋寺。永秋寺是以前他用金戒指向她求婚的地方，不過到達之後

她才知道，永秋寺由於水庫的興建已經被水淹沒，再也看不見，這暗

示著他們之間的愛情，也已不再存在，並讓她看清浪漫愛情的虛偽面

貌。��	從此她乃以客觀的角度來審視她所愛的男人。

她自覺到原本自己堅持的東西，不外乎男性中心社會對女性要

求的忍耐、服從及從一而終的固定觀念，也看清了他享受婚外情的同

時，在性方面一直壓抑她、剝削她，以至於她成為他的性工具的事

實，因此，她乃逐漸擺脫虛偽的浪漫愛情加注給她的迷惘。小說中，

作者還以多項的文學裝置和技法來呈現她的覺醒，例如，戴上仿造的

廉價珍珠戒指，以與他給的金戒指形成對比；看到母狗對撲上自己的

公狗表示了敵意，自然就把自己移情投射到母狗身上；甚至於對侵犯

1�	 從女性主義角度來看，所謂浪漫愛情，指的不是在男女相互交換自我的基礎
上進行的愛情，而是由任何一方單方面的付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。（姜愛淑譯

〔F�restone,	1���〕，1���:	1�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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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工地「男人」毫不抵抗，以表現脫胎換骨、徹底拋棄過去的自

己的決心。��	在這些作為的過程，「他」變成了「她」的第三個男人，

也就是「他」已經是個不再具有任何特別意義的存在，因為小說中非

常明白的指出，原始人對數的概念，從第三個開始就是表示很多的意

思。她的這些驚人想法，以及為了實踐這種想法而做出任意讓陌生男

人侵犯自己的行為，可以說具有非常強烈的反抗和控訴男性支配的性

倫理，以及社會一般所追尋的性差別主義的意義。小說的女性人物，

透過這種激烈方式，去拒絕普遍價值所隱含對女性不利的性差別，並

做好武裝自己來面對男性中心價值觀的準備。她燒掉「他」的照片，

象徵著拋棄過去自己的同時，對浪漫愛情也宣告結束，完全脫離了愛

情的迷惘和以男性為中心的思考。「在地上，不再存在永遠的愛情。」

從她的口中，我們知道擺脫愛情的浪漫和神秘，重新在現實基礎上挺

立自我的女性終於誕生。

如果說，《她的第三個男人》中的女主人公，是個在不完整的愛

情中感到無奈，以及處在喪失自我環境中的人物，那麼《妻子的箱

子》中的太太，則是個在結婚這個被稱為完成了的愛情當中，由於日

常性和溝通的斷絕、男性中心的既有思考，而慢慢失去真正愛情的人

物。「太太」對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劃一性價值和既有秩序，提出

否定和懷疑，希望尋找自己的存在價值和個性；但是在被孤立的狀態

之下，唯一跟她接觸的先生，又屬於組織社會的忠實者，平日忙碌於

日常事務，無暇也無心顧及太太的感受和慾望。太太表示想去走走

「軟綠色山裡的羊腸小道」，或是「眾花盛開的白色小路」，說明太太

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慾望，但是在先生的無動於衷與忽視之下，根本起

1�	 此外，在這篇小說中，還大量出現與女性人物自覺有關的象徵性裝置，如濃霧
（混沌不明）、眼鏡（自我）、三叉路（選擇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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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了任何作用。太太懇切希望從先生身上得到對自己獨特存在價值的

肯定，但對一個已經被套在社會框架中的先生，這種期盼無異緣木求

魚。由於與先生之間架著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，陷入孤獨和孤立的太

太，只好用跟別的男人發生關係這種極端手段，來表示對既有價值和

先生的制式思考的一種抗拒；然而換來的卻是悲劇性的結果─她

被先生遺棄在療養院。太太的脫線行為並不是突發的，其間有電話線

被切斷、結婚照片被燒掉、汽車輪胎被戳破、太太受到燙傷等等許多

不尋常的徵兆，但是以平穩安定為生活目標的先生，對此並不覺得有

異，以為只是偶發事件；他雖然看得到太太的不尋常變化，但並沒有

真正去關心她所要求、所慾望的東西為何。先生對太太的無心，在太

太突然失蹤一下子找不到她時，卻連尋找她的任何線索都沒有的情況

上，表現得一覽無遺。託鄰居幫忙找到的太太，居然是在旅館的床上

裸著身體睡覺。太太背離道德規範的這種模樣，對自己極力拒絕當性

工具、生產工具的她來講，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。作者想要揭示太太

尋找自我認同的困難，由其悲劇性的結尾安排更形明顯。對強制要求

女性以擔任生產為職責的男性意識形態來說，這樣的結局安排，自然

是一種強烈的抵抗與控訴。而太太的這種抵抗和自我探索，可以說是

在個人孤立化了的社會中，女性噙著淚水追求自我認同的一種努力。

四、結語

本文是以九○年代韓國的代表性女性作家申京淑和殷熙耕的四

篇小說為對象，探索小說中女性人物的處境，以及她們的自我認同過

程。在韓國文學的發展過程當中，九○年代文學的最大特色，在於它

擺脫了八○年代主要處理民族、國家的發展等大敘事，而開始注意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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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被忽視的日常生活和情慾等問題。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高度

發達的時期，以講求合理和效率為普遍價值的社會裡，被孤立的個人

探索自我存在的獨特價值及其內心世界的議題，成為可與之前的文學

傾向區分的量尺。這些九○年代韓國文學的傾向當中，我們可發現現

代性的矛盾仍然存在。而被孤立的個人當中，女性仍然背負著父權社

會加諸於她們的傳統女性角色，也就是說，九○年代的女性身上，仍

然看得到資本主義文明和男性中心秩序所造成的一些影響。因此，透

過九○年代女性讀者所喜愛的女性小說，來探討這些影響是有其必要

的。

考察的結果發現，申京淑和殷熙耕小說裡的女性人物，在劃一

化、標準化的現代價值和男性中心的性別矛盾當中，都共同地感到無

奈、疲倦、苦悶及徬徨；她們為尋找自我認同，分別做出消極的忍耐

和積極的抵抗等各種努力，豐富地呈現了女性主義視角。在申京淑小

說裡的女性，大部分都具備傳統的女性氣質，她們順應男性為主的既

有價值，但面對仍然頑強的男性中心秩序，她們還是感到挫折。她的

小說中女性人物的自我追求，大部分係透過大自然的生命現象，得到

心靈的撫慰和靈魂的安定，要不就是透過女性之間的姊妹情誼來尋找

女性共同的經驗，並互相依賴；在這過程中，多少露出了若干的同性

戀指向，不過，這些女性人物大多懷著心靈的傷痕忍耐過日子，並不

會做出積極抵抗既有秩序的行動。

與此相比，殷熙耕小說裡的女性人物，多為疏離的社會中被孤

立的存在者，在愛情和婚姻中努力想要維護傳統價值，但由於男性自

私的思考和行為，以及處在被忽視、被冷落的環境裡，感到苦悶、徬

徨，進而做出抵抗或背離道德規範的行為。這些人物，雖然摸索著追

求自我認同的方法，或是冷眼看待愛情和他人，也或者背離道德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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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，對人生留下無限的虛無感，其結果並不甚理想。這些結尾，可以

反映出九○年代女性的自我認同旅程還是非常困難的作家意識。如

此，兩位女性作家都安排了女性人物自我認同的困難歷程，間接地呈

現對既有價值和秩序的抗拒。					

面對現代普遍價值和男性中心意識形態，兩位作家雖然採取了忍

耐和抗拒的不同策略，但透過小說所呈現出來的，是女性人物共同追

求自我認同的艱難路途，這就說明女性受到壓抑存在一天，解放努力

的女性主義宣言依然會存在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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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ponse to Isolated Society: Self-identification in
Feminist Novels by Shin Kyoung-suuk and Eun
Hee-kyung
Tseng Tien-Fu	 Department	of	Korean	Language	and	Culture
	 Nat�onal	Chengch�	Un�vers�ty

The	purpose	of	 th�s	 study	 �s	 to	 explore	 the	presentat�on	of	 self-

�dent�f�cat�on	 �n	Korean	fem�n�st	novels	of	 the	1��0s.	Dur�ng	 th�s	per�od,		

the	number	of	female	wr�ters	greatly	�ncreased	and	a	cons�derable	number	

of	fem�n�st	novels	began	to	appear.	Many	female	novel�sts	garnered	pra�se	

and	rece�ved	abundant	feedback	from	the�r	readers.	Th�s	was	a	s�gn�f�cant	

phenomenon	 �n	Korean	 l�terary	 c�rcles	 at	 the	 t�me.	Before	 th�s	per�od,	

Korean	l�terature	was	dom�nated	by	males.	Thus,	the	emergence	of	female	

wr�ters	 �n	 the	1��0s,	 coupled	w�th	 the�r	 notable	 ach�evements,	 has	been	

w�dely	d�scussed	and	analyzed	by	Korean	l�terary	and	fem�n�st	scholars.

The	r�se	and	grow�ng	popular�ty	of	 fem�n�st	novels	of	 the	1��0s	are	

pr�mar�ly	the	result	of	extens�ve	feedback	from	women	readers.	Th�s	also	

�nd�cates	that	female	wr�ters	have	not	only	connected	w�th	women	readers	

based	on	common	exper�ences,	 but	have	 also	 successfully	 transformed	

the�r	personal	exper�ences	�nto	publ�shed	works.	

Desp�te	 the	 sl�ght	d�fferences	between	 �nd�v�dual	wr�ters,	Korean	

fem�n�st	 novels	 of	 the	 1��0s	 generally	 present	 women’s	 complex	

psycholog�cal	 state	 that	 results	 from	 a	 m�xture	 of	 reject�on	 and	

d�ssat�sfact�on	,	after	hav�ng	suffered	torture	and	pa�n	�mposed	by	a	soc�ety	

wh�ch	 adheres	 to	h�erarchy	and	 rank�ng.	These	psycholog�cal	 react�ons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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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e	 comb�ned	w�th	 the	 exper�ences	of	 local	women	 readers	 to	generate	

empathy.	 In	other	words,	women	 readers	 �n	 the	1��0s	 read	 the	 l�terary	

works	through	the�r	personal	exper�ences.	They	regarded	the�r	exper�ences	

to	be	 commonly	 shared	w�th�n	 soc�ety	 �nstead	of	be�ng	personal.	Th�s	

background	allowed	 females	 �n	 the	1��0s	 to	 create	 female	d�scourses	

that	 present	 female	 exper�ences	 from	 a	 woman’s	 perspect�ve	 and	 to	

successfully	connect	w�th	women	readers,	 thus	creat�ng	an	era	for	female	

d�scourses	to	flour�sh.	

The	four	novels	by	the	representat�ve	female	novel�sts	�n	Korea,	Sh�n	

Kyoung-suuk	and	Eun	Hee-kyung,	are	d�scussed	�n	th�s	study.	Spec�f�cally,	

the	author	a�ms	to	explore	the	pos�t�on	of	Korean	women	and	the	way	they	

�dent�f�ed	 themselves	 �n	 the	1��0s,	 a	 t�me	when	women	and	 the�r	 des�re	

were	�ncreas�ngly	recogn�zed	and	emphas�zed.	

Th�s	study	w�ll	prov�de	an	opportun�ty	for	l�terary	scholars	�n	Ta�wan	

to	better	 understand	 contemporary	Korean	 l�terature.	Moreover,	 �t	 �s	

bel�eved	 that	 the	 l�ves	 and	 �deology	of	modern,	h�ghly-educated	women	

�n	Korea	 reflect	 the	 l�ves	of	modern	Ta�wanese	women	g�ven	 the	 s�m�lar	

advancement	of	 cap�tal�sm	and	c�v�l�zat�on	 �n	both	 countr�es,	 It	 �s	 the	

author’s	hope	that	th�s	study	w�ll	help	scholars	better	understand	the	un�que	

�ssues	women	 face	 �n	East	As�an	 countr�esw�th	 s�m�lar	 trad�t�ons	 and	

l�m�tat�ons.

Keywords:  Korean	 l�terature	 of	 the	1��0s,	 fem�n�st	 novels,	 Korean	

novels,	Sh�n	Kyoung-suuk,	Eun	Hee-kyung,	�solat�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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